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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戏剧 体育 仪式 艺术
中图分类号： J 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 - 943X（2016）04 - 0013 - 08
Title: Theatre and Sport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Author: Wang Xiao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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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中的戏剧与体育
■ 汪晓云
一
一位戏剧导演兼戏剧理论家曾表示，和古代雅典戏剧最接近的当代人类活动是去体育场看或
者参加比赛 ［1］。 的确，现代体育赛事与古代戏剧表演是如此相似：在体育中你能感受到戏剧中的一
切，运动场就是剧场，运动员就是演员，运动场上的观众就是剧场上的观众。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
比戏剧更为真实的悲剧与喜剧，比戏剧主人公更真实的英雄与小丑——或许是发现体育赛场只有
英雄没有小丑，赛场上的观众把自己变身为剧场中的小丑，给自己涂上假面，打上花脸——当他们
为运动员鼓掌欢呼、呐喊助威时，谁能说他们不是剧场中重要的一员？ 谁能说他们不是心甘情愿为
戏剧中的主角作陪衬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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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体育不仅在外在表现形式上相似，在内在精神上亦具有本质的相通，这就是两者共同体
现的对民主、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戏剧从其出现之日起即担负着建立民主、和平社会秩序的使
命。 古希腊戏剧表现城邦与个人以及夫妇、母子、父子、父女、兄弟、朋友之间的家庭与社会伦理关
系，并通过这些关系确立一系列审美伦理概念及其内涵，比如正义与不义、惩罚与报仇、善与恶、好
与坏等。 古希腊悲剧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表达悲剧诗人宣传社会伦理教化、建立民主、和平社
会秩序的目的。 如《祈援女》中请求国王与神灵“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要让高傲粗暴的愿望实
现，痛恨蛮横无理的行为，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人间的婚姻”［2］（P.39）。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尔刻提斯》
《海伦》《酒神的伴侣》《安德洛玛刻》《美狄亚》等结尾，都有这样的话：“神明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
的事情。 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 这件事也就这样
结束。”［3］ 悲剧以一种形象化、实证式的形式证明，神明是如何监视着人间的审判和邪恶行为，而这
些行为又是如何遭到报应，从而使“王爷”从心底里完全抛弃错误审判的思想并裁决公正。 悲剧的
这种审美伦理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被称为“卡塔西斯”。
在宋元戏剧中，南戏多借男子负心遭报应表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家庭伦理，元杂剧则借
助英雄的冤屈表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族国家伦理。 《青楼集志》明确表示杂剧可以“厚人
伦、美风化”［4］。 元杂剧表现君臣关系的重心在于“忠臣烈士”“叱奸骂谗”与“逐臣孤子”；表现母子
关系的重心在于孝子贤母；表现夫妇关系的重心在于“悲欢离合”与义夫节妇；表现朋友关系的重心
在于患难之交［5］。 《录鬼簿》明确表示元杂剧的功能是使“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得
以传远”［6］。
与戏剧对民主、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体育有过之而无不及。 奥林匹克的精神是“公开、
公平、公正”，奥运会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两相结合，即不难发现奥林匹克运动会追求的是
人类整体的和谐与强大。 体育可以缓和国家或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战争的双方可以因为体育比赛
化解矛盾与冲突 ［7］。 最能体现体育对民主、自由与美好生活向往的是 2000 年曼德拉向球王贝利颁
发终身成就奖时说的话：“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体育的力量无与伦比，它能激励人民，团结人
民。 要打破种族藩篱，体育的力量胜过各国政府。”公元前 776 年，第一届古奥运会在奥林匹亚举
行，据说这是希腊各城邦普遍厌战的结果。 奥运会规定，在奥运会期间，各城邦必须遵守“神圣休战
月”的规定，不得发动战争，不得携带武器进入奥林匹亚［8］。
戏剧与体育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两者在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上有着太多相通。 但是，由于戏剧
与体育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分属不同学科且相距甚远，世人似乎忘却了他们共同的血缘关系与相似
的个体特征。 如果让戏剧与体育共同认祖归宗，那么，仪式一定首当其中。 古希腊的戏剧节与运动
会都和祭神仪式相关，戏剧源于酒神祭祀仪式已成公论，而运动会亦传说与宙斯、赫拉克勒斯、珀罗
普斯等祭祀仪式有关。 奥林匹亚遗址内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宙斯神庙，还有希腊众神殿中最古老的
赫拉神殿以及赫尔墨斯怀抱婴儿酒神的雕刻。 酒神狄奥尼索斯被称为“小宙斯”，赫尔墨斯怀抱婴
儿酒神的雕刻与最古老的赫拉神殿位于奥林匹亚遗址意味深长，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对宙斯神庙
以及宙斯祭祀仪式的补充，是对古希腊诸神谱系的诠释，不仅暗示了古希腊男性神与女性神的对立
以及女性神的古老、女性神体现的再生战胜死亡的力量，亦暗示了宙斯祭祀仪式与酒神祭祀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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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联系［9］。 对于戏剧与体育来说，则暗示了戏剧与体育共同的酒神祭祀仪式源头。
哈里森指出，竞赛是古希腊仪式的重要环节，希腊语用“竞赛者”来表示“演员”［10］（P.320）。 古希腊
悲剧起源于酒神颂，酒神颂舞蹈中即有“竞争”，哈里森称“这种舞蹈是一场象征冬、夏之争的哑剧表
演”［11］（P.46）。 “冬、夏之争”即死亡与再生之争，或者鬼神之争，这是全部仪式的核心。 古希腊“老狄奥
尼索斯节”（“花月节”）还有喝酒比赛。 “老狄奥尼索斯节”（“花月节”）以驱鬼为主，喝酒比赛亦为驱
鬼敬神。 在《奥瑞斯特亚三部曲》中，雅典娜说：“来吧，把祭酒奠在地上，有害于此地的在地下埋葬，
有益的升到地上，补我城邦！”［12］ 酒是一种类似于古老的动植物图腾与人格化神所具有的“魔力”，
其功能是驱逐污染——使有害的力量消失；同时促进丰收——使有益的出现。 这正是仪式的“驱
鬼”。 喝酒比赛与体育竞赛都具有驱鬼的魔力。
中国古代屡屡诉诸文献记载的“迎神赛会”表明，“赛会”是为了“迎神”，“赛会”即不仅有戏剧性
的表演，亦有体育性的竞赛。 中国各地流传甚广的端午节“龙舟竞渡”，正是“迎神赛会”的遗存；中
国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的傩戏，则为戏剧仪式的遗存；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武戏”则是戏剧与体育同源
共生的见证。 经由古希腊戏剧、体育与喝酒比赛的仪式性功能，我们即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民间“迎
神赛会”融戏剧、体育乃至喝酒比赛于一体的仪式性功能［13］。
戏剧与体育比赛在古希腊与中国民间仪式中的同源共生并非偶然。 因为所有的仪式都是融合
语言、动作乃至表情于一体，戏剧与体育在仪式中密不可分，一如舞蹈与武术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密
不可分。 由于戏剧与体育皆源于再生与死亡之争的仪式，因此，“赛”不仅是体育运动的主导性因
素，亦是戏剧表演的主导性因素。 古希腊人甚至将“比赛精神”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战争是城邦
的比赛，体育是体能的比赛，戏剧是歌舞的比赛，辩论是语言的比赛，喝酒是吃喝的比赛……“比赛
精神”的实质是个体意识的增强，对各种可能性限度的探询，人不愿再受制于神，而是尝试用新的方
式来把握生活、认识自身。 当人尝试用新的方式来把握生活、认识自身，个体性凸显，艺术就具有了
从仪式中分离的条件。
二
戏剧与体育一样，脱胎于仪式，壮大于艺术。 20 世纪以来，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壮大以及体
育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学者一直热衷于探究体育与艺术的关系，试图弄清楚“体育是
否是一门艺术”，并以“美”作为衡量体育是否为艺术之标准。 其最终结果是莫衷一是，未成定论［14］。
实际上，体育与艺术的关系正同于戏剧与艺术的关系，尽管学术界已经公认戏剧是艺术，但一度又
惑于戏剧的仪式性特征与功能，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梳理仪式与艺术的发生学原理，
以及戏剧与仪式、艺术在观念上的交叉性，从而无法断定戏剧从仪式向艺术的转变。 作为戏剧的孪
生兄弟， 体育亦具有从仪式转变为艺术的发生学原理。 但由于学界一直认为体育与戏剧一样是从
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的游戏，而非源于仪式，更昧于仪式与艺术的发生学关系，同时又将体育与艺
术截然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体育不具备艺术的想象对象，从而无法梳理体育从仪式向艺术的
转变。
仪式与艺术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任何艺术门类的发生都具有从仪式到艺术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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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生过程。 长期以来，由于仪式与艺术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前者为人类学研究对象，后者为艺
术学研究对象，学术界对仪式与艺术的历史发生关系缺乏整体的、清晰的认识。 英国女学者哈里森
曾从戏剧出发，指出希腊语把仪式称为 dromenon，意谓“所为之事”，希腊语中用于指称戏剧表演的
drama同样意指“所为之事”，希腊语文揭示了艺术和仪式之间是一门宗亲 ［11］（P.14）。 但是，哈里森这一
重要的发现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回应。 时隔多年，本文作者因研究戏剧与仪式的关系，发现仪式与
艺术都是以客观形式表达主观情感，仪式是以集体性客观形式表达集体性情感，艺术是以具体性客
观形式表达个体性情感，仪式客观形式与主观情感皆具有集体性、公共性、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
的性质，艺术客观形式与主观情感则具有个体性、具体性、日常生活性。 由于仪式与艺术具有同样
的生成机制，仪式很容易被理解成艺术，因此，仅仅从美学角度无法把握戏剧与仪式的本质关系，必
须从社会历史视角，从戏剧与仪式外在形态与内在功能的统一，才能洞察戏剧与仪式的根本关系，
这就是作为仪式的戏剧何时、如何、为何转化为作为艺术的戏剧。
体育与艺术的关系正类似于戏剧与仪式的关系。 体育与艺术的根本问题不是想象、审美等艺
术特征在体育中是否存在，而是体育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从古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到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会，运动项目从早期仅有的赛跑变为现在 30 多个大项 400 个小项，其功能也不再是民族性
的祭礼赛会，而是以各种具体的客观形式表达个体主观情感的艺术。 只不过这个具体的客观形式
并不借助于任何外在要素，而是内在于自身，是人自身的身体——我们曾经以为所有外在于自身的
客观存在都是客体性的， 却恰恰忽略了我们自身的身体！“把身体当成人类思想最主要的东西的
有力的隐喻现在已被隐藏、湮没或被科技所取代。 与此同时，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世界的转变涉及从
通过仪式和狂欢与公共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开放’的身体到个体化的消费社会的‘封闭的’身体的转
变。”［15］（P.99） 以身体作为隐喻以及“开放”的身体使得人类常常忽略了身体的哲学与美学，这正是 20
世纪身体美学、身体哲学乃至身体人类学兴起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艺术是主观情感与客观形式的统一，那么，体育艺术的主观情感与客观形式就统一于个
体的身体与身体之内蕴含的情感，哈里森在《古代艺术与仪式》中曾说到：“如果你曾观看过一场激
烈的网球比赛，或者是一场台球比赛，你就会亲身体会到你的愿望与你的动作是如何同气相应、息
息相关。”［11］（P.14） 如果想象是艺术的根本特征，那么，体育艺术的想象就是内在于运动员身体的想
象，因为身体本身的客体性，这个想象便无需再寄托于另一个具体的对象。
认识到戏剧与体育的孪生性以及戏剧与体育的艺术本质，我们或许会对戏剧与体育的亲缘性
与相似性有更多认识。 戏剧与体育一样，都体现了个体融入集体的愿望。 “演员”一词的希腊文原
意是“答话人”［16］（P.219）。 “答话人”本身即暗示其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与他者构成对应。 即使舞台上
只有一个演员，他的行动与语言也一定不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他人，针对整个世界，他人就是世
界。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表示，“歌队应作为一个演员看待：它的活动应是整体的一部分，它
应帮助诗人获得竞赛的胜利……”［17］（P.55） “运动员”一词的希腊文是“竞争”“夺奖”“奋斗”，同样意味
着个体与他人的“竞争”“争夺”。 即使运动场上只有一个运动员，即使这个运动员没有任何动作、语
言与表情，但是只要他（她）出现了，我们就能从他（她）身上看到其他人，其他运动员，还有裁判员、
观众，乃至他所属的团队、民族、国家。 演员与运动员所具有的“明星”的特征，正是因为其作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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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了一个远远超过这个个体的集体，这个集体甚至是全人类。
正如哈里森所说，引发并维持一种高度的紧张感的，常常是某个全社会都感受到的事物。 土著
部落中的个人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个体。 如果他独自舞蹈，那他跳舞的时间是不会持久的。 但是
如果他是和整个部落的人共舞，他会通宵无休无止地跳下去，他心中的情感会演变成一种激情，最
后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 没有了群体，就不会有戏剧，也不会有仪式。 人人具有的社会化情感是一
种被强化的、持久的情感。 从知识的角度看，群体是软弱无能的，但从情感的角度看，群体却是强大
的［10］（P.40-41）。 作为“明星”的演员与运动员的全部魅力，正在于他们拥有的舞台或运动场使他们在众
目睽睽之下熠熠生辉。 从仪式与艺术的角度看，当演员和运动员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明星”的特
征，艺术也就完成了从仪式中的分离。
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可以很自然地将运动员与演员称为“明星”，却只承认戏剧是艺术，而不
愿接受体育也是艺术的事实。 这也难怪，因为身体内在于我们自身，我们所有的思考都要借助于这
个身体，以至于无法将其脱离出来作为客体对象。 也正是由于体育以身体作为艺术“想象的对象”，
因此，体育从仪式向艺术的转变更多体现在功能而不是形式上。
尼采曾用“自弃”“个体化原理的崩溃”“蓄意毁掉个人”等反复强调古希腊悲剧的精神。 尼采的
日神与酒神，实际是戏剧艺术性与仪式性的两面，前者象征个体性的艺术，后者象征集体性的仪式。
当个体从集体中分离，演员开始增加，集体性的神开始变为个体性的人。 尼采将这一过程及其原因
归咎于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指责是他“将世俗的人从观众挤上舞台”［18］。 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对欧
里庇得斯的指责正在于其没有看到戏剧从仪式转变为艺术是必然的过程，作为人类学家的哈里森
却清楚地指出：“当舞蹈队把领舞者当作他们的发言人、领袖和代表后，慢慢地他的地位被推到极
致，他成了他们的‘牧师’。 他们对他的态度逐渐变成一种宗教性的冥想和尊敬；集体性的共同情感
不复存在。 歌队渐渐成为兴致勃勃的观众；从宗教的角度而言，他们成了神的崇拜者。 神与崇拜
者、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分离的演变过程是很慢的。 伴随有祈祷、赞美和献祭的实际意义上的崇拜表
明这种分离已经完成。”［11］（P.44）
由于戏剧借助的是他人的身体，我们可以从演员的增加、演员与观众的分离清晰地看出戏剧是
如何从仪式向艺术转变的。 但是体育却不能，因为体育只能借助自身的身体。 然而，体育从仪式到
艺术的转变并非无迹可寻——戏剧研究者常常通过戏剧演出场所的改变揭示戏剧功能的改变，哈
里森指出，“希腊戏剧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戏台慢慢蚕食乐池的历史”，“戏剧和戏台步步进逼，而仪
式和乐池步步萎缩”［11］（P.46）。 古希腊戏剧早期的演出形态已无法追踪，但中国民间仪式性戏剧傩戏
即没有戏台与布景，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与艺术性戏剧迥然不同。
在这一点上，体育亦与戏剧异曲同工。 与戏剧一样，古希腊早期的体育赛事一开始也是在露天
进行，与祭神相关，最早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在奥林匹亚村的阿尔齐斯神域内进行，后来才在神域的
东北角修建了一块长方形运动场，周围为看台。 面对今天的体育场，我们不难想象它是如何因为体
育从仪式转变为艺术而从露天空地变为封闭的运动场的，套用哈里森的话，是“体育和运动场步步
进逼，而仪式和露天场所步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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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戏剧一样，体育创造的“集体欢腾”是“人类文化创造力的温床”［19］（P.42）。 事实上，体育的兴盛
是现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体育的快节奏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相吻合；体育的真实存在体验与现代社
会的理性化同步；体育赛事的功利性与现代社会的世俗性相投。 电视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信息的
全球化则是体育赛事为全球人提供“集体欢腾”的重要保证。 似乎只有与戏剧相比，体育才能更明
显地显示出自身的特征：
戏剧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人们明明知道戏剧中的一切是假的，却总是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明明
是在制造幻觉，戏剧作家与戏剧理论家却都特别强调戏剧的真实性。 在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眼中，
真实性似乎永远只能在虚构与想象中才能存在，因为生活本身的真实转瞬即逝，无法记录，无法定
型。 甚至于虚构与想象比现实更为真实，“人们发现，现实只有经过这种蜕变，即让自己变成一部作
品，才能找到它真正的意义以及它的人性砝码”。 “拉开距离，到另一种话语中去，这是一种了解自
己的方式。 人们看到自己不再是他们简单地位于自己生活圈子中时的那个样子”［20］（P.425,460-461）。 但是
体育却向人们宣告：不需要蜕变、移位，不需要想象与变形，生活就是这样，真实就是这样。 与体育
的真实性相比，戏剧的真实性似乎是绕了个大弯，因而也大打折扣。 在体育的观照下，人们不禁要
问：戏剧表现的真的是真实吗？在奥运会与世界杯主题曲中，“dream”“hero”“all the world to see”
“reach the star”是频率出现得最高的词。 这个英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梦想，这就是站在舞台中央，将光芒射向四方，成为一颗耀眼的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我们看到，
人作为个体一直都在寻求融入某个集体，这个集体或许是一个团体，或许是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是
整个世界。 从这一角度看，体育艺术不仅仅为运动员，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真正开放的、没有任
何边界的集体，这个集体可以放大到全人类、全世界。
戏剧中的人物与情节以及每一个声音与动作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因而也是程式性的，只要演员
不变，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到的同一场戏大抵是雷同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戏剧是不自由的，
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悲剧中就已经很明显，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都受神的支配，没有独立自由的命
运。 “在希腊人看来，在悲剧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想象为自由的意愿，更没有命运能够自己独自形
成”［20］（P.443）。 即使不受神的支配，戏剧也处处受制于人。 也许是为了与戏剧中的人物形成互补，古希
腊人在戏剧之外发明了体育赛事，因为体育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一个运动员在上一次赛事中夺
冠，在下一次赛事中却不一定是冠军，体育总是给人制造未知的悬念，因而也是从不重复、日久弥新
的。
戏剧与体育比赛都具有表演性，体育的表演是以真实代替幻觉、真身代替偶像，因此，与戏剧中
的演员相比，体育中的表演者——运动员因为身份的确定性，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国家属性。 在体
育赛事中，民族国家高于一切，有时甚至高于运动员自身，获奖运动员与国旗、国歌以及本国观众一
起，将民族国家观念发挥到极致。 “民族国家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神话、宗教的存在，
是一个有领土划分的、有组织的社会，是一个有国家、有自己法律的政治实体，就文化而言，是一个
有自己的记忆和自己的独特习俗的命运共同体。 民族国家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合理化的意识形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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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是一个兼具母性和父性的神话存在：祖国母亲。 最后，如汤因比看到的，它还是一种特殊类型的
宗教，在这种宗教中，民族国家是以涂尔干的方式自我神化。”［21］（P.161-162） 由于民族国家的巨大影响，
体育艺术与社会、政治、文化、神话、宗教都有着密切联系。
体育与民族国家观念结合最为密切者为足球。 近年来，在所有的体育赛事中，风靡全球的世界
杯与欧洲杯足球赛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体育赛事，足球体现了强烈的民
族国家观念与民族文化精神，不同风格的足球背后总隐藏着不同的民族精神的强烈支撑，足球运动
也是各国民族精神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传统的民族精神文化能在足球领域得到最有力的彰显
与弘扬［22］。
如今，足球已经成为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足球明星的影响力甚至超
过影视明星，马拉多纳、罗纳尔多、贝克汉姆等不仅是本国的英雄，亦是全球巨星。 我们看到，英雄
不再是经由想象与模仿表演的神，而是人；英雄不再是战场上杀人如麻的战士，而是赛场上所向披
靡的球星。 一句话，人们更愿意相信真实生活中的英雄，而不是虚幻想象中的英雄，这折射出人类
重新面对自我、审视历史的新的历史文化观。
足球的影响力与震撼力无处不在，与足球有关的艺术形式如 1990 年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
夏》、1998 年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风靡全球。 但遗憾的是，与足球有关的音乐艺术因为足球大
放光彩，而足球作为艺术的本质与特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足球是体育大家庭中的一员，体育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员，因为以身体为艺术想象的对象与客
体，体育乍一看与艺术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有些格格不入。 但是我们终将发现，体育作为艺术，也许
更能体现艺术与人类更为密切更为本质的关系：体育暂时性地将社会、历史、文化对人的影响全部
搁置在一边，是真正自我、个体的展现。 体育甚至摒弃了语言。 在需要语言交流的环境中，民族文
化的多样性与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也许会成为人类交往的障碍，而体育恰恰不需要语言，体育使得艺
术得以临时性地回归仪式，并且是跨越种族与民族、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全球性仪式——艺术虽然已
经从仪式的母体分离，但艺术总是有回归仪式的倾向，越是震撼人心的艺术越具有仪式性，体育如
此，戏剧、歌唱、舞蹈乃至其他艺术门类亦然。 艺术性与仪式性的融合、个体性与民族性的融合、人
格魅力与民族精神的融合，这是体育艺术的巨大魅力所在。 正是从艺术性与仪式性的融合、个体性
与民族性的融合、人格魅力与民族精神的融合，人们看到了体育艺术“是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生活
全球化的先导，是当代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平共处、平等参与、公平竞争机制实现程度最高的国际
事务，是人类社会国际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多样性实现整合的范例，是展望新世纪人类社会文明范式
的着眼点”［8］。
即使体育在许多方面看起来更迎合人们的当下需求，但是，戏剧这一本质上更接近幻觉仪式的
古老艺术，对人类的影响并没有结束，相反却与人类联系更密切——电影、电视正是戏剧的延伸，那
些以为戏剧已经衰败甚至消失的人忽视了电影与电视使得戏剧以一种更日常、更随意、更机动、也
更隐秘的形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如果有人非要将戏剧固化为有剧场、演员、观众的现场表演，那
只能说因为观众转移了阵地， 戏剧的场地也随着发生了转移。 戏剧与体育仍将携手并行——一如
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体育相互补充，前者展示神对人的控制，后者则体现人试图摆脱神的控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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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戏剧与体育亦相互补充，戏剧艺术试图探索人类精神的限度，体育艺术则试图探索人类身体
的限度。 戏剧与体育一样，都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人类将获得身体与灵魂的真正
解放，成为更完整更具有世界意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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